致 国 家 领 导 人 的 公 开 信



致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

文/青岛大学副教授张庆发

意冷摩摩沧桑脸，

心寒吻吻小乖乖。

临终床前无一字，

披麻惟一小婴孩。
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三位阁下：你们好！

我是青岛大学副教授张庆发，已年过花甲。我是个普通人，但我要向你们反映我的家庭所遭受的苦难，希望能引起你们的反思，结束历时4年、使许多好人被虐杀、给千万个家庭带来横祸的民族浩劫。

我的女婿邹松涛因修炼法轮功被劳教，于2000年11月3日惨死在山东王村劳教所，时年28岁。女儿张云鹤自丈夫死后，因散发法轮功真相材料被发现，于2001年5月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信。2002年5月获悉她被拘青岛大山看守所女牢208室，即送去钱物，收下了，后又被退回，说“查无此人”。我又不得不求助于政府，也说“查无此人”。他们当然是不让我进去了，只能在大门外等候消息。以后我又得到消息，她化名李燕，被关在牢中。 

我老伴毕务彩亦是青岛大学副教授，是个大学一年级就入了党的老党员。2000年初得知患了癌症，我带着她四处求医，在北京一呆几个月，回青岛后又多方积极治疗，总的来说病情尚属稳定。但当得知女婿邹松涛死讯后，便立即拒绝任何治疗。女儿离家后，我一方面抚养着一周岁的小外孙女融融，一方面照顾老伴，每天睡眠从未超过三、四个小时，其间还不时被唤醒为她翻身。清晨一起，用儿车推着小融融去市场买东西，回来一手抱孩子，一手做饭，此苦此哀可想而知。有一次，老伴抽泣着对我说：“你太累了，松涛走了，我也不想活了，我想死！”我哭了：“你只要活着，就是个家。总有个天晴日出的那一天。你走了，我这日子可怎么过？”她回答只四个字：“闭着眼过。”我问她：“你能闭着眼走么？”她终于于2001年8月30日凌晨5时10分睁着眼走了。在追悼会上，我亲了亲她，也让小外孙女亲了亲，算作永别。我用诗作悼词：“意冷摩摩沧桑脸，心寒吻吻小乖乖。临终床前无一字，披麻惟一小婴孩。”此后，每逢忌日清明，唯我一孤身老人在她灵前抽泣，求她在天之灵保佑爱女平安、早日归来。小乖乖经常问我：“姥爷，我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她。”我只能用哀叹回答这个不谙世事的小囡囡，心中却像万把钢刀在乱搅，纵使有再多的苦水泪水也只能往肚子里咽，只有在她熟睡后，坐在她身旁，望着那可爱幼稚的脸庞往外倾泻泪水。

我本人并未修炼法轮功。我们属同时代人，建国后的所有政治运动都目睹亲历过。每次的镇压手段各不相同，受苦受难受牵连者何止亿计！1999年，当我发现全国报刊电台对法轮功连篇累牍进行声讨时，我便预感到又一次政治镇压运动要动手了，其规模之大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仅其信众便是几千万。我知道，这一次我的家庭是在劫难逃了。我向他们讲述了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前因后果，命令他们立即停止修炼，以躲过这次大灾难。但我的女婿松涛不信没有讲理的地方。他说：“我们只是炼功，修炼真善忍，强身健体做好人，从不过问政治。谁要在学法会上议论政治，针对时弊，我会马上阻止，否则就叫他到外面说去。一定要说，就叫他不要来。我们老师一再告诫我们绝对不准涉及政治，有了想不通的事，总是向内找。”我知道他的话是真的。他还坦诚地告诉我，他曾经是一个有点玩世不恭的青年，自从得法后方知那样是不对的。我看得出，他非常正直善良。我女儿云鹤因儿时家境贫寒，身体非常柔弱，自从修炼法轮功后，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好几种病都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他们信奉法轮功不是没有原因的。邹松涛是青岛海洋大学硕士毕业生，在学问上从不弄虚作假，非常优秀。云鹤是青岛大学会计专业毕业生，学习成绩极为优异。入学八个月即参加全国英语四级统考，成绩优秀；又过去四个月，即大学二年级一开学就参加六级英语统考，成绩合格，又通过了。这样的成绩，在整个学校，都是前所未有的。镇压法轮功运动开始时，她任青岛德瑞皮化公司（英文缩写TFL，为德国独资，亚洲总部在香港）的主管会计。青岛公司是该公司在国内的总部，全国各公司都通过青岛公司走帐，所以她事实上是国内公司的会计主管，业务量非常之大。她所作账目非常清楚，深受香港总部的赞赏，每年都给她提高工资30％。来自北京的审计人员说：“审查你们的帐目简直是一种享受，太简单了，太轻松了。”就如此一个优秀白领，只因修炼了个法轮功，公司在各方面的重压之下，也不得不辞退了她。

为了说服他们，我通览了大部分有关法轮功的资料，发现其最根本的理念就是“真善忍”三个字，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相反，李洪志先生也的确反复告诫任何学员绝不准涉及政治。他也反复说，法轮功只是佛家气功中几万个法门中的一法门，不是佛教，更不是其它任何宗教。至此，我才明白为何对他们的劝告、警告甚至是严厉的批评，他们总是听不进去，我对他们的批评显得何等苍白无力。最后只能劝他们：“好汉不吃眼前亏，胳膊扭不过大腿，躲过这风口浪尖再说。人家说你们是政治组织，就肯定与政治脱不了干系。”他们仍然不听，他们坚信上方不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其实，那时，他们并不知道在乔石的调查报告中早有“修炼法轮功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按理说，倘若是在一个法制国家，而不是一个人治的国度里，像乔石在调查报告中所得的结论本应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依据。

任何政党和个人都不可能永远不犯错误，只要肯改正，非但不会降低威信，反而更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信赖……仅就我所亲身感到的法轮功问题而言，乃是建国以来涉面最广、手段也极带血腥气的一次。从某个角度看，也是最无道理的一次。因为在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镇压的一方多多少少都带点儿“政治”色彩，与政治多多少少都能沾上一点点边儿。而法轮功却纯属一个修身养性、强身健体的气功群体。若不相信，你们不妨让各级官员和公安干警说说心里话，他们之中肯定会有许多人表现得百般的无奈。他们私下经常说：“有什么法？老婆要吃饭，孩子要上学，上面命令，你能不干？将来平反，还得我们去赔礼道歉！”对法轮功的定性过程，镇压之恶劣，死了多少人，关了多少人，又将多少人送进精神病院，又有多少人失去工作，流离失所，甚至下落“不明”，你们心里肯定也有数。你们难道不感到无端地开展这样一场震惊了世界的政治迫害运动是何等荒唐！

总是讲 “稳定压倒一切”。是谁破坏了稳定？不能把受冤人喊冤说成是破坏稳定吧？面对这样的迫害，法轮功学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真不容易啊！其实，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来自内部，不是外部，更不是来自法轮功。定义“X教”有六条标准，将其套到法轮功头上，有哪一条理由是合适的？没有。将法轮功定为“X教”本身就表明我们的法制至今还何等的不健全。

据说阁下们一上任就组织官员学习宪法。本人心中一亮：宪法才应该压倒一切！尽管现行宪法中尚有值得思考的地方。自由、民主、人权是天赋的，应该真正赋予人民，因为这是宪法中载明了的。法轮功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信仰，应该还给人民信仰它的自由。信仰法轮功的人都是真正的好人，这是我亲眼所见。并且，镇压前，法轮功在群众中也是有口皆碑的。

说到此处，使我想到对新闻的封杀。不说国内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也不说对许多国外电台干扰，就说北京海淀区一家网吧起火的事。据说那是两个十三、四岁的初中学生因与老板闹了点矛盾，便倒上汽油点上火才弄成火灾，结果便以消防为由令全国网吧停业整顿。整顿之后，全安上过滤器，对国内数以百万计的网站进行封杀和过滤。原来如此！如果说此举是应该的，那么不仅全国的工矿企业都应全部停业整顿，就是全国人民，从农村到城市，都应该搬到大街上去睡，就连中南海的房子恐怕也是住不得的。在镇压法轮功和新闻封锁上花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阁下们心中自然有数，连国外的法轮功信众名单都能搞得一清二楚，真可谓不遗余力。这是在“治人”。如果在“治国”，特别是在反腐肃贪上也如此这般地肯下功夫，我们的政权还愁不稳定么？人们不能不承认，中国的新闻封锁做得有效，但却有限而且有害。对“非典”消息的封锁便是一例。这乱子闹大了，祸也闯大了，它令国人陷入一片恐怖，也令全世界震惊，甚至愤怒。何苦来！大奸臣林彪说过：“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失去政权就失去一切。”这是他的心里话。这话至今还被某（些）人在心中默念。问题在于这政权如何“保”法。防民之口有如防川，人民的意见是可疏而不可堵的。

不知阁下们知不知道天安门前华表柱之真实含义。相传尧舜在“政府”门前或交通要道处竖立木牌，一为指路，二是让人在上面书写谏言。这种木牌叫“诽谤木”，亦称“华表木”，古语“谤”并非一般人所理解的全是贬义。后世君王便在朝前竖以华表，以示顺应民意，清正纳谏之意，但多为石雕而成，成为装饰物。今天，时代已进入廿一世纪，世界各国更为开放。民主潮流滚滚向前，而我们，却连上访都成判罪的依据，散发个传单即成犯罪；谁敢关心国家大事，忧国忧民，在网上议论几句政体改革的话就要进局子（编者注：指公安局），简直难以想象！回想一下，在130多年前的满清王朝就允许私人办报，更不必说中华民国时代的国统区了。今天，是不是令人感到时代倒退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如果阁下们想了解民意，建议派些不经常在CCTV上露面的省部级以下的干部到异地的街头巷尾“微服私访”一下，听听那些打牌晒太阳的老爷子们想些什么，说些什么，然后再制定国策，以治国安邦。

吾也曾是革命军人，1986年转业来此就教。思前想后，吾一生最大的失误乃是对子女教育太过正统。吾之一家算不上很好，但也曾令许多人羡慕不已。但镇压法轮功仅仅两年就将之由巅峰打进谷底，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天塌地陷了。现在只与一小孤儿、这三岁的小外孙女相依为命，此酸此苦此辣难以言表。

在此，恳请三位，下令停止对法轮功的镇压吧。政治镇压运动搞起来容易，一声令下，一夜之间就全国行动，但是却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伤害无数个人和他们的亲属。对法轮功的镇压明摆着是错误的，所以纠正得越早、越快、越彻底越好。请你们责令各级官员，将吾之无辜爱女张云鹤放出来，让她回到我这个孤苦老爸身旁，让她心爱的小融融偎依怀中，叫声妈妈。仅此一求，不过分吧！ 

拜托，拜托。切、切！

青岛大学 张庆发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日

附：融融与三位至亲生离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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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融满脸宁静，总是静静地听着大人讲话，她仅仅三岁，但她的经历却可以写一本书。 

融融的爸爸邹松涛，是青岛海洋大学生物系硕士，品学兼优为人正直善良，他于1996年24岁生日那天开始修炼法轮功。打那起他一边完成着学业，一边把自己的家提供给大法弟子学法，他走街串巷洪扬着大法。 

1999年11月融融刚出生时，恰好是爸爸的受难日，被非法关押在青岛大山看守所，一月后被放回家。但又被青岛市台西派出所抓走，逼问他有关学员的下落，让他放弃法轮功的修炼，邹松涛坚决不配合，说：法轮大法是正法。派出所副所长巩国权，和几个恶警，将邹松涛绑在椅子上毒打，使之头部充血满身是青，昏迷不醒，后被抬到劳教所，因伤势过重劳教所不收，又抬回派出所，当邹松涛醒后，又被送到青岛大山拘留所受尽了折磨。 

2000年7月，邹松涛没经过任何法律手续又被派出所送到山东省二劳教所。同年9月，在没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又被送到淄博王村劳教所，并且说不“转化”不准家属看望，不许送衣物…… 

王村劳教所在罗干的亲自指挥下，对法轮功学员强行洗脑，昼夜不让睡觉，看诬蔑大法的录相，写思想汇报，进行精神摧残和肉体折磨，劳教所第九大队长郑万辛及恶警将法轮功学员吊起来，用十几根电棍电弟子，强行灌食，惨叫声时时传出…… 

2000年11月3日上午，恶警郑万辛、绍正华几人将邹松涛单独叫进审讯室，在两个多小时的精神摧残与迫害下，邹松涛于中午11：30分离开人世。时年28岁，而小融融才十一月。 

融融的妈妈，将邹松涛的骨灰盒放在写字台上，妈妈向小融融讲述了爸爸的事，融融爬过去在爸爸的骨灰盒上亲了一下…… 

妈妈张云鹤也是修大法的，邪恶集团并没放过这不幸的一家人，派出所怕走漏邹松涛惨死的真相，不时闯入家中骚扰。勇于坚持真理的张云鹤将邹松涛迫害致死真相曝光，为此也被抓，后又从派出所走出来，至今下落不明。家中的小融融、姥姥及保姆竟被非法拘禁了两个月。相依为命的姥姥在严重的迫害下离开了人世，小融融一年之内与三位至亲生离死别。 

是谁制造了这人间的悲剧，这千古奇冤天地难容啊！

邹松涛昔日同学（非修炼者）的一封信  
 我非常高兴收到你的信，我将很感激你为帮我们寻找邹松涛的妻子和女儿的消息所提供的任何帮助。 

我读了你附给我的邮件，被邹松涛的故事深深感动。作为一个在文革后出生的人，我目睹整个中国社会怎样下滑到没有基本道德的深渊。令人非常高兴的是，有邹松涛这样的人挺身而出去拯救普通中国人的灵魂。 

邹松涛是我的同班同学，曾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之一。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不会轻易屈从。自我来到美国之后已数年没有和他联系了，我的其他同班同学与他及他的家人也联系不上。现在电话也打不通，像目前中国这种状况，我怕是很难找到他的家人了。　 

我在网上看到了邹松涛的妻子写的文章，并写信给编辑问讯他的家人的情况，因为他的妻子也是法轮功学员，我想或许能通过法轮功找到他们。 

对邹松涛的死和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的遭遇，我感到惭愧。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你们那样的意志和力量，能像你们那样挺身而出，去捍卫你们的信仰，去拯救道德日益沉沦的社会。然而，我想至少能让我为我昔日同学的家人尽绵薄之力，让我用这种形式去纪念他和他所献身的事业。　 

邹松涛昔日的同学（姓名略）

“这个可怜的孩子……”

“今年的母亲节，三岁的融融只好和姥爷相依为命了。没法见到爸爸妈妈，这个可怜的孩子，有时会垫着凳子，趴在桌子上去亲一亲爸爸的骨灰盒，亲亲妈妈的照片……”融融的姨妈--住在温哥华的张天啸，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 

融融爸爸妈妈都是法轮功学员，信的是真善忍，要做好人。但是，融融一岁大的时候，爸爸因为不放弃信仰，被江家集团迫害死了；后来妈妈出去发法轮功真相材料，揭露爸爸被害死的真相，被劫持在青岛大山看守所女牢至今。融融姥姥无法承受失去爱婿又与女儿分别的双重打击，也黯然离开了人世。现在家里只剩下融融和外公，一老一小，度日如年。

母亲节本该是天下母亲接受儿女祝福的快乐的日子，融融的妈妈不可能了，她还被劫持着，等待她的可能只有酷刑毒打。张天啸向记者透露，融融妈曾被打得遍体鳞伤。融融妈说：“7、8个高大的恶警一拥而入，冲进牢房。他们用5个手指牢牢地抓着我的头发，把我提的都离地了，把我撕扯出人群。由于头发撕裂的剧痛，我大声惨叫，他们用脚拼命跺我的手和脚，猛踢我的肚子，拧我、掐我。用后肘猛捣我的后脑。我很快就失去知觉，人事不省。我睁开眼睛时，领头打人的恶警正揪住我的头发，把我的头砰砰地往瓷砖地上猛撞，一看我醒了，就扬长而去……” 

张天啸说，“我难以想象，柔弱的她是如何顶住这野蛮的摧残的。在一个没有法制的国度，冤屈的百姓是如此的无助。” 

※ ※ ※ ※ ※ ※ ※ ※ ※ ※ ※ ※ ※ ※ ※※ ※
编者注：由于中国江氏集团的严密信息封锁，在中国目前究竟有多少这样的母亲正在惨遭迫害，人们还无法知道。但是从本文中介绍的这些受迫害的法轮功家属的真实经历，或许也能让人们对这场残酷之极的镇压法轮功的运动有所了解。

青岛大学副教授张庆发一家的遭遇只是无数受迫害法轮功修炼家属中的代表，相信这些只是冰山上的一角。我们不想参与政治，只是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告诉我们，对“真善忍”的迫害、就是对传统的民族文化和道德理念的破坏。导致的结果就是贪污腐败盛行，执法人员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执法犯法。试想一个谎言泛滥、习惯于谎言、妥协于谎言的社会将会走向何方？民族的希望将在何方？

在重塑全民道德体系，重塑法制社会的同时，我们希望全社会的正义之士共同制止这场迫害。也希望国家领导人能真正地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顺应民心，本着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负责的良知和勇气，认真了解法轮功的受迫害情况，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令人痛心的民族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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